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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丁 
 

王义遒 

 

老丁走了！一个月来，我无限悲痛，不断思念。我以未能在病房和告别式上

最后见他一面而抱憾终身。由于在长沙和武汉出差，今天上午赶来，在这个肃穆

场合，我也未能准备好一篇正式的发言稿而感到抱歉。 

丁石孙校长，我从来都叫他“老丁”，是我的一位真正知心、同志的好领导、

好老师、好同事、好朋友。他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由于我的一篇“跟丁石孙校长办北大”的文章，有各种或详或简的版本广为

流传，相信在座不少人已读过，所以在这里我只想谈谈老丁的为人，他的人品、

人格。就我所感受到的说四点。 

一、“童真”。他活到九十多岁，在他还清醒的时候，他总是表现出孩子般的

“童真”。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充满好奇。和他议论工作，总不是正经八板地就

事论事，甚至发号施令，而是在轻松愉快的讲故事、说经历中令人感悟到事情的

应然和真理。他是数学家，我是学物理的，我特别尊重学数学的人，认为数学是

科学之母，理科排第一位。但他却还是在思考：什么是数学？数学的前沿在哪里？

数学有什么用？中国数学发展得怎么样？他给外系学生上基础课，很少有教师像

他这样认真，在图书馆浩瀚的资料中去寻找数学在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中应

用的实例。当他发现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好例时，他会高兴得溢于言表，多么有趣！ 

他干事充满激情，总是在问：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好大学？应该怎样办大学，

怎么办得更好？他永远追求自由。在我看来，至少从字面上看来，“自由”就是

事物的本源：从哪里来？为什么来？ 怎样来？所以，自由就是科学。科学需要

激情，需要“童真”。他是一个永葆青春的人！ 

二、对年轻人的爱。与上述“童真”相关，他热爱青年，相信青年。青年人

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对他们寄以无限的厚望。这表示他对国家民族的

前途充满乐观、充满信心。他总劝我多找一些学生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心。由于

他热爱青年，对年轻人犯错误都相对宽容，给他们以出路。因此他曾给一些青年

人打抱不平，自己也吃了一点亏。 

在教学上，他说，“不用教得那么多，要相信学生自己能学”，“教学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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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生主动去学”。他以自己在上海大同大学和清华的学习经历表明，由于那

时政治运动多，几乎没有一门课是从头到尾全部学完的，现在讲课的内容全都是

靠自学得来的。这也符合我自己的经验。 

三、重视基础。他认为做人，做学问，就是要把基础打好。正因为这样，他

与有的教师不同，不但自己基础厚实，而且非常乐意教基础课，甚至外系（物理、

化学、生物等直到文科）的数学基础课。人只有基础好，才会有创造和实践能力。

老北大地质系出了 50 多位两院院士，是他们的地质课上得多、上得深么？不是，

是他们数理基础打得牢、打得扎实，又遍及生化，所以能在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

下应对自如，做出成绩。他要我们做调研，学生毕业二三十年后仍在原所学专业

从事工作的人有多少，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更少。所以他要我

们考虑，是不是还必需有“专业”？当然，这暂时至少是超前于国情的。 

四、使命感与担当精神。我 1985 年初从法国和美国访学一年多回来，他要

我立刻投入学校行政工作。我曾向他表示，我的研究方向偏重基础与国防应用，

在中国暂时申请不到科研项目与经费，但国外却很红火（我访学的欧美两个单位

“老板”分别在 1997 年和 2005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安慰我说：“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国的科学现状离前沿相差太远了，我们这代人要自己出优秀

研究成果是很难了，我们的任务是把书教好，为年轻人将来出业绩做好准备”。

他自己就是这样说到做到的。他的数学造诣很高，却未能取得杰出的成就。于是

我就跟着他死心塌地做起行政管理工作来，希冀为当年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的方

向的师生做出重大成果而服务，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 

我认为以上四点是密切关联的，体现了老丁对科学的真挚的热爱，对国家民

族前途真诚的关怀！ 

老丁是我们的楷模。我比他小五岁，我将以他为榜样勉励自己，继续以他的

激情和奋斗精神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以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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